
湘里坊 2025年8月8日 星期五

首席编辑：徐益欣校对：洪泓7 湘湖·周末

周五，傍晚7点，接上女婿，出发去建德。女儿下午2点
17分已抵达严州古城，这是她外出的第六天了，拖着深深
的疲惫，带着沉沉的行李。

杭州的天黑得早，何况邂逅的又是台风天气。我们是
出了隧道才驶进雨幕的，是那种无边无际、苍茫茫的夜雨。
雨刮器使出浑身解数，前挡风玻璃却还是无一刻清宁，只好
把车速缓缓降下来。

行驶的车辆，差不多都在缓慢前行，偶有超车的，便算
得上是“勇士”了。7点45分，到达杭州南。

我坐在车上，两旁行道树只看得见黛色的轮廓，恰似延
绵起伏的黛色山峦。谜一样的白色雾气，浓一阵、淡一阵，
看似轻盈，像纱幔在空中飞舞，却又无比沉重——炸裂在前
挡风玻璃上的雨点，每一颗都露出狰狞的面目。还像什么
呢？——再次把目光投向更远处，想到了佛祖的五指山，层
层叠叠地压过来，仅给人留下微小的喘息空间。路上的车
辆，哪个不是蹦跶的孙猴子呢？想要冲出这重围，那实在是
妄想了。

黑压压笨拙的大货车，底下轮胎众多，每个轮胎下方都
装着灯。橘红的灯光射出静谧光束，车轮声嘶力竭地向前
滚动，被碾踏、撕碎的雨水疯狂缠绕、扑跳、飞溅，那形态感
觉已不再是水，而是烟——对，是浓烟。每一个车轮都仿佛
在喷吐着滚滚浓烟，在湿透的路面上翻腾。跟着大货车是
危险的，超车的那几秒，一种沉沉的压迫感直抵心窝，加之
前方浓云压境，车身颠簸，竟很有几分飞机穿越云层时的震
颤与飘忽。

晚上9点30分，抵达梅城。整座小城浸润在一片雨后
特有的清凉与宁静之中。明知孩子平安，那莫名的担忧，却
依旧如藤蔓般盘踞在心壁幽暗处，无法突围。辛苦开了一
路车的亲家母也终于松了口气，她摇下车窗，雨后空气清凉
舒爽，涌入车厢。然后她下车，紧紧拥抱住等候多时的儿
媳，心疼孩子大半天的孤身等待。

10点，终于抵达目的地——隐在深山谷涧中的女婿外
祖家。此地隔断尘嚣，俨然世外桃源。夜色温柔，灯火可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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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萧山有缘

■戴增胜长相依

与萧山的音乐缘，像一株深植土壤的老树，根系在几十
年的时光里不断蔓延，缠绕着无数鲜活的人与事。每次回
望，那些面孔、那些场景便如枝叶般在记忆里舒展，浓荫蔽
日，让我愈发确信：这片土地与我，有着解不开的牵挂。

缘分的起点，绕不开时任萧山文化馆馆长的姚俊。上世
纪80年代，他还是文化馆馆长时，杭州群艺馆的黄大同正为
基层文化干部的学历发愁——那会儿多数人没受过系统教
育，想提升却无门。黄大同找到我爱人张松渝，恳请她出面
办个大专班，张老师一口应下。就是这个班，成了我与萧山
诸多缘分的“线头”。

那年姚俊找到我，眼里带着对声乐事业的热望：“戴老
师，萧山太缺专业声乐指导了，您能不能来办个提高班？”我
当即应下。从此每周六或周日，我都会乘坐15路公交车，踏
上前往萧山的路。课堂就设在萧山文化馆的老楼里，水泥
地、木桌椅，却坐满了眼里有光的人。这些学生中，有不少后
来都成了萧山声乐圈的引领者和顶流力量。

姚俊是个萧山出了名的“实干家”和“多面手”。办班之
余，他总琢磨着怎么把萧山的文化底子打牢。没过几年，他
调去萧山宣传部门，临走前却没断了联系，还特意给我介绍
了航民村的掌门人朱重庆。

朱重庆说：“日子富了，精神头也得跟上。”他在村里修了
航民宾馆，还想写首村歌，“让全村人都能唱自己的歌”。这
事最终落到我头上。

歌写好了，朱重庆又说：“得有支合唱队，宾馆落成时要唱。”
于是我每周去一次航民村，教村民唱歌。有大妈记性不好，一句
歌词得教十几遍；有小伙子五音不全，练得嗓子都哑了。但没人
叫苦，晚上的村委会活动室总亮着灯，歌声能传到村口。

就这样跑了两个多月，航民宾馆落成那天，村里搭起大
棚，全村人都来了。合唱队穿着统一的白衬衫，唱起村歌时，
连河水仿佛都跟着晃悠。那一刻我明白，与萧山的缘分，早
已从文化馆的课堂，落到了最基层的泥土里。

姚俊之后，萧山文化馆里常打交道的是颜莉亚。她是中
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声乐专家辅导团团员、萧山区声
乐专业委员会会长。早年拿过云南省声乐大赛金奖，教学生
更是有一套，不少弟子在全国比赛中获奖，还往上海音乐学
院、中国音乐学院输送了不少人才。

颜莉亚对我格外尊重，馆里办班总说：“戴老师，您得来把
关。”我们一起带学生，一起评比赛，她常说：“戴老师，您教的不
仅是技巧，更是对音乐的敬畏。”这份默契，让合作格外顺畅。

在萧山的声乐后辈里，马亚囡的名字尤其响亮。她是颜
莉娅的得意门生，天赋与努力都拔尖。1995年，在范国强的
促成下，全国首届民族声乐艺术研讨会在萧山举行。当时马
亚囡正积极备考，颜莉亚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特意带她到
之江度假村，请知名教授王炳锐老师听听她的演唱。马亚囡
一曲唱罢，王老师连连点头：“这孩子不错，谁教的？”我在一
旁“隆重推荐”：“是这位颜莉亚老师的学生！”颜莉亚在一旁
红了脸，眼里却闪着光。

1997年，马亚囡如愿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如今她是浙
江音乐学院声歌系的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2006年，马
亚囡要去北京参加青歌赛决赛，放心不下手头的学生，便托
付给我：“戴老师，您帮我带一个月课吧，他们就服您。”那一
个月，我每周去杭师院，看着她的学生们，就像看到当年萧山
文化馆里的那些年轻人。马亚囡回来后，学生们说：“戴老师
教的，和您说的一模一样！”她笑着说：“戴老师是我的老师和
前辈，他最懂我啦。”

其实我懂的，是萧山这片土地上对音乐的执着。从史晓
如的小提琴弦乐团，到马亚囡的声乐课堂；从航民村的合唱队，
到文化馆、少年宫的培训班，音乐的火种一直在传递。姚俊、陈
祥云、颜莉亚、莫军、汪炳辉、范国强、陈晨、史晓如、吴慧芬、周
金元、马亚囡、吕薇、徐益欣、董丽鸿、毛建强、罗素霞、高辰……
这些萧山声乐圈的名字，个个都带着对音乐的赤诚。

从上世纪80年代每周一次的声乐班，到90年代航民村
的每月数趟；从少年宫的周末聚餐，到后来颜莉娅办班的次
次到场，光是单程车程加起来，怕是能绕地球一圈。

“我和萧山真是有缘。”这份缘，不是偶然的相遇，而是几十
年的浸润。是姚俊递来的那杯热茶，是陈晨憨厚又真诚的笑容，
是史晓如家饭桌上的那碗霉干菜扣肉，是马亚囡获奖后第一时
间打来的电话，是航民村村民合唱时眼里的光。

它藏在文化馆老楼的木纹里，浸在航民村的红汤河水
里，飘在少年宫的琴声与歌声里，更刻在每一个与我相识的
萧山人心里。他们尊重我，信赖我，把最真挚的情谊捧出来，
让我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归属感。缘分这东西，有时候说不清
道不明，却能在岁月里酿成酒，越陈越香。

我与萧山有缘，这话我说得有底气。因为这份缘，早已
不是简单的往来，而是生命里的一部分。只要萧山的歌声不
停，这份缘，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作者系原浙江歌舞团著名男高音、声乐教育家）

■傅志泰

老兵杨祖德

凡人脸

杨祖德老师是我同学的父亲，今年已经91岁了。以前我只
知道杨老师是教书育人的一把好手，直到我看到专为记录抗美援
朝老兵的兵之初公益为他拍摄的专题视频，才了解到杨老师还有
这么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杨老师16岁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与其他热血青
年一样，毅然报名入朝参战。当时大部分战士不识字，有文化的
杨老师就成了连队的一名文化教员。他拿起笔是教员，扛上枪
就是战士。他最自豪的是以少胜多大败美军的丁字山战役。上
甘岭战役后，抗美援朝战争进入阵地对峙阶段，美军为争夺阵
地，每天出动飞机对我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为避免在坑道生
火做饭的炊烟被敌机发现暴露目标，战士们只能和着雪水啃着
冰冷的干粮充饥，许多战友身上都生满了冻疮。杨老师所在坑
道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敌人妄想夺取这一阵地，在飞机掩护下，
派出近千名的步兵进行强攻，他们还以为胜利在望，带着随军记
者进行报道。但勇敢顽强的志愿军战士，发扬不怕死的精神，硬
是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做到人在阵地在，最终取
得了最后的胜利。

1956年，杨老师从部队转业，本来是安排到银行工作的，但
部队教员的经历让他深深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育人先育己，他
觉得给学生上一堂课，也是对自己一次再学习再提升的机会。后
来杨老师如愿分配到山东的一所高校当老师，几年后又调回萧
山，先后在当地的两所高中教书，也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1984
年，年过半百的杨老师，又应聘到江西一所部队院校教书，直至退
休回到家乡。

■小辰光 余观祥

母亲煮的薄荷茶

■金佳萍亲情树

女儿在建德等待

■赵雪峰

可笑的迂回

醉花阴

见坑躲坑，见石躲石，这是回避矛盾的表现。生活中确实有
这样的人，而且不在少数。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我把一个人安排到河边，让他去堤岸上
走，走着走着，突然前面出现个小坑坑，他不想从坑上迈过去，于
是宁可从堤岸上走下来舍近求远也不去碰坑，没想到走下堤岸刚
迈两步，又遇到一块石头，他不想从石头上跨过，急忙返身又走回
堤岸上去。

这种行为在生活中并不鲜见，我们自己也可能办过这样的
事。

平时遇到了矛盾，不是勇敢地面对，化解矛盾解决困难，而是
采取躲避将就的态度，其实这是惰性的反应，是自欺欺人的表
现。困难与矛盾并不会由于你回避而减轻或消除，因为事实就在
那里，你躲是躲不过去的，也许你这次绕了弯子，侥幸躲了过去，
但由于矛盾没有解决，还会演化成更大的矛盾。

回到画面上看，假如堤上是一个大壕沟，下面是块巨石一时
解决不了，绕一下也就算了。而我们的主角绕过的是个小浅坑、
躲过是块小石头，只是两个小障碍。

生活中许多事情你也可以采取迂回的策略，这个不一定全是
错的，但是遇到问题总是迂回，绕来绕去，距离你想要到达目标的
时间只会越来越晚。

■谈思圻尖尖角

阿玉带来的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我的心爱之物是小乌龟
——阿玉。

阿玉长得漂亮又秀气，墨绿色的龟壳碧玉般清脆透亮，
青绿色的小脑袋上顶着一对黑豆似的小眼睛，太阳照在阿
玉的身上，他就浑身都是金色的了。

阿玉是个贪吃的龟，当然也很挑食，即使你把再上等的
龟食摆在它面前，它也只会扭过头，用前腿半好奇半嫌弃地
擦一下碗沿，然后别过脸去，好像在说不合格。只有在冷水
里泡过的生菜才合他的心意，于是便一改往日慢吞吞的步
伐，三步并作两步冲到玻璃板前。看着一大片白花花的生
菜降落在面前，便大口大口咀嚼起来。

阿玉也是一只倔强的龟，一次妈妈买来一大盒龟饲料
压在手上半年，任性的阿玉就是不愿入口，心软的我只好给
他带“独食”。见饲料就要过期了，妈妈急得直跳脚喊道：

“饲料都要坏了，这可是进口的不便宜，以后你不许给他吃
菜，由我喂他饲料。”一连几周，妈妈都只给阿玉喂饲料，从
小娇生惯养的阿玉，怎么受得了这般虐待，在吃饲料的第2
个周末，阿玉发起了一场绝食抗议。

阿玉直接绝食了三天，第三天下午妈妈去喂他时发现
饲料盒里满满当当。阿玉在一旁，黑豆似的眼睛瞪得溜圆，
四脚叉开，头抬得高高的，一副决一死战的样子。妈妈见状
虽心有怜惜，但为保护自己的颜面和钱财，只好抄起盛龟饲
料的小勺子，对准阿玉气势汹汹地喊：“阿玉，我忍无可忍
了，你若真不想吃就算啦。这可是进口的饲料，天天和我们
抢菜叶吃，这算哪门子事？”

这可激怒了阿玉，他用力地用双脚扒着玻璃门，推着
顶着，终于推开了一条缝。妈妈不屑一顾地往外走，这时
阿玉竟一改往日的文静缓慢，如一支火箭一样向妈妈扑
去，顺势趴在了她的脚上。妈妈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性，急忙用手去抓阿玉，可阿玉竟将头缩进壳里，妈妈一
下子抓空摔在了地毯上。阿玉聪明地躲在了柜子里，妈
妈又一抓，不仅摔得更惨，还让书柜上的书都砸了下来，
彻底起不来了。

这时阿玉从柜底钻出，挑衅地向妈妈摇了摇墨绿的小
尾巴，一脸得意的神情，嘴角上扬，大摇大摆地走向厨房，将
盘中的生菜吃完后，又望了一眼正收拾书本的妈妈，默默走
向阳台。转眼间又将妈妈种的盆栽洗劫一空，能吃的话吃
进肚里，就算不能吃也东一脚西一脚，弄得枝折花落。望见
妈妈惊讶又咬牙切齿的表情，我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妈妈
直摇头也哈哈大笑。这样一只让人又爱又恨的小乌龟给我
们一家带来了不少快乐呢！

（作者系金山小学506班学生）

赤日流金，暑气如沸。何以消此暑热？思绪悠悠然飘回
故园篱下，那萦绕齿颊、沁透心脾的薄荷清芬。

在故乡的寻常巷陌、田埂篱边，薄荷最是随遇而安。不择
沃土瘠壤，只需阳光清露，便泼洒盎然绿意。我家门前小菜园
篱笆一隅，便悄然簇拥一丛。早春料峭，泥土下已蕴生机。转
瞬，嫩芽如碧星破土，不经意间已连缀成锦。

夏深时，叶片愈发丰盈。一枚枚椭圆碧玉，缀满枝茎，翠
色欲滴。微风徐来，枝叶摇曳，绿浪翻涌，清冽幽远的暗香浮
动，钻入鼻息，直抵肺腑，顿觉神清气朗。立秋前后，茎端悄
然擎起淡紫色小花，细密如星，娇俏玲珑，恰是“薄荷花开蝶
翅翻”的景致。

儿时乡野，薄荷以其“疏风散热，提神醒脑”的禀赋，成了
乡亲祛暑安心的琼浆。酷暑“双抢”时节，天光渐亮，母亲便

起身踏入菜园，素手采下带露的薄荷嫩叶。洗净后，置于粗陶大
水甏中，倾入滚烫开水。沸水激荡碧叶，蜷曲的叶脉舒展，渗出绿
意，水色渐如盛满初春湖光。清凉香气随氤氲水汽袅袅升腾，深
吸一口，涤荡心胸。

母亲出工前，必细心倒出一半薄荷茶于粗瓷大钵，留予家中嬉
闹的我们解渴。接着，续满清冽天落水，提着这沉甸甸的清凉希
望，走向烈日炙烤的田畈。骄阳似火，母亲、哥哥躬耕于稻浪间，汗
如雨下，衣衫尽湿。树荫下小憩，母亲捧出水甏，倾注一大碗。哥
哥接过，迫不及待仰颈豪饮，清冽琼浆带着酣畅凉意奔涌而下，瞬
间驱散灼热，润泽喉咙，消解疲惫。片刻，力气便充盈四肢。

我的童年，更离不开这清冽滋养。闷热夏夜，邻里在道地竹
榻上摇扇纳凉。母亲照例捧出浸润一日清芬的薄荷茶甏，置于板
桌，供大家自由取饮，共享天然清凉。我也捧杯慢啜，让微辛带凉
的琼浆在舌尖缠绵，香萦齿颊，如清泉润泽心田，凉意沁入肺腑，
通体舒泰。最酣畅的，莫过于与伙伴野地疯跑，汗流浃背奔回家
门，捧起早已凉透的一大碗，仰头一气灌下！霎时，汹涌清凉裹挟
辛烈清香，自喉头倾泻直下，如冰河奔涌。凉意旋即向四肢百骸
渗透，每一燥热毛孔如沐清露，倏然张开，郁积暑热烟消云散。这
由内而外、透彻心扉的清凉与愉悦，妙不可言！

薄荷，这平凡的芳草，以其一缕清魂，贯穿我整个童年的盛
夏。如今遥想，那因薄荷相伴而清凉通泰的童年夏光，岂止诗
意？它分明是浸染草木清芬、流淌至亲温情、凝结时光琥珀的永
恒画卷，在记忆长河里，永远碧波荡漾，清凉如初。

在杨老师家的相册里，有一张杨老师七十岁时精神抖
擞登山的照片，旁边有他的《七十抒怀》自题诗，“五十年前
少年狂，投笔从戎去异邦。连天炮火忘生死，保家卫国斗志
昂。男儿自立壮士志，岁月无情两鬓霜。一生求知无懈息，
学业犹须勉儿郎”。这是杨老师对自己的豪情壮志和人生
经历的真实写照。

杨老师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既有保家卫国的峥嵘岁
月，又有桃李满天下的默默耕耘。他的家国情怀和好学精
神，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下一代。


